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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光舒开是丹霞

这样的人让我感动

离别的那一刻

地铁上的温暖

未曾发芽的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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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光未破，夏至未至。在张掖最先

睁开眼的，是那片波浪凝成的七彩丹霞。

坐上观光车，清晨的云雾还没有完

全散去。远远地，我看到一片浅红，挟

着淡黄，像桃花瓣簇着花蕊。这时的丹

霞，恬静得如同一个女子，眼底是化不

开的温柔，这柔情，独属于“塞上江南”。

越往前走，经过几个观景台，云雾

便越发轻薄。此时的丹霞山，展现出西

北人民的豪放。映入眼帘的是赤红、艳

橘、鹅黄……五彩斑斓，由深到浅，延

伸着，变化着。它们是飞天手中飘飞的

丝带，在烈日的熏烤下升腾着，跃动着。

我只有不停地赞叹，让颜色在眼里碰撞。

走上观景台，放眼望去，山峰起伏。

云雾将要散去，接下来是太阳登场，它

一点点露出脸庞，山顶也亮了起来，山

与日像在低语。明与暗的交叠游走，像

是鹏鸟在天空展翅而飞投下的影。霎时

间，金光四射，丹霞山上好像忽然停满

了晶莹的蝴蝶，透明的翅膀折射出金光，

折射出七彩，折射出泼泼洒洒的霞光。

“丹霞蔽日，彩虹垂天。”几千年

前，哪位游人又和我一样，看到了这瑰

丽之景呢？

我仿佛听到马蹄声在渺远处响起，

月氏、匈奴的王旗曾在丹霞山边飘扬。

我仿佛听到金戈相撞、马鸣号响，汉军

出征，直取河西走廊。山上深浅的沟壑

还存有铁锈之气，山谷回荡的风还裹挟

着号角之声。一道沉稳厚重的声音透过

翠玉冕琉，穿过层层宫墙，缓缓响起：“张

国臂掖，以通西域，此地就叫作张掖吧。”

我仿佛听到博望侯的驼铃响起，他唱着

大汉的歌谣，身后飘散的一匹绸缎，落

在这里，染成丹霞。

千万年风沙侵蚀，千万场战争洗礼，

丹霞山依然美丽，七彩蜿蜒。为何喜怒

哀乐种种情感，都以斑斓色彩呈现？千

沟万壑，支离破碎，它怒这不见天日，

无尽岩浆刺骨的烧灼，它的瞳孔是火一

般的红；不甘愤懑，拔地而起，它却要

受到风沙的摧残，它哀这命运不公，时

光蹉跎；金光四射，丹霞遍天，当朝阳

镀了它一身红装，当许多黑眼睛、蓝眼

睛都将赞叹的目光投向它时，它便岿然

不动，忍受几万年风沙，璀璨几万年时

光，以前种种苦痛，都只留下淡淡鹅

黄……

低下眼去，山底的红像地下的烈火，

这熊熊烈火不仅能绘出丹霞，还能淬炼

钢铁。在烈火与骤冷中，烧去堕落，洗

去怒火，只剩下坚韧不拔的精神，在这

七彩的波浪中永存。

有些时候，在不经意的一些瞬间，

你总会想起一些人，一些在你生命中留

下独特回忆、让你酸涩感动甚至涌起无

限思念的人。

“孩子，你这个瓶子已经喝完了，

你还要吗？”我注视着我面前这个婆婆，

她佝偻着背，背上驮着几乎要超过她身

高的纸板，纸板叠得很整齐、很干净。

她手上还提着两个大的塑料袋，里面装

满了喝完的塑料瓶。她满是褶皱的脸上

仍记得那次离别。

我手中提着大包小包跟在父亲身

后，一点点挪动着。天空中，火烧云织

出了彩色云锦，夕阳正散发着余光。

一切的一切是那么平常，汽车缓缓

驶过门前马路。路边小摊摊主吆喝着，

摊子升起丝丝白烟；散步的老人结伴，

蹒跚着穿过小巷……透过车窗，我疯狂

地扫视周围的一切，想把它们都印下，

深深地印在记忆里。我索性打开车窗，

探出窗外，看着小区大门一点点缩小在

视野里。那一刻，我无法平复心境，我

想大声喊父亲停车，好把这里的一切记

得清晰，甚至不要再离开这里。

窗边走过几个小学生，戴着红领巾，

头发凌乱，一看就是疯玩后的模样。他

们背着幼稚的卡通书包，手里拿着一块

钱一包的小卖部零食。没什么好看的，

我想。他们的背影印在夕阳金色的余晖

中，一点点地一点点地融在夕阳里了。

我愣住了，我好像看到了我的曾经，与

朋友结伴在放学的路上，一路放肆地大

笑。多么平常啊，那一刻却成为我向往

而珍惜的曾经。我的过去，我的欢笑，

好像都被朦胧的夕阳永远地封存在了这

里。

我熟悉的房子、街道和人正一点点

老天保佑！在铁栅关闭的前一刻，

我终于挤进了这班开往沙坪坝的地铁，

料峭的寒风被锁在了窗外——暖意终于

让我彻底松弛下来。啊！人间四月天

哪！

路远，还是要找个座，换个车厢

碰碰运气吧，毕竟晚高峰刚刚过了。我

拉着比我还笨的行李箱在车厢里腾挪闪

转，移形换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空位！空位吔！紧张和兴奋瞬间传至脚

掌。一步、两步、三步……就要到了，

快啊，快，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突然，

一团灰影牢实地塞进了座位，我登时愣

住了。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心凉了

半截！那是一个不起眼的老头，五十多

岁，头顶裹着深蓝色的帆布帽，眼球突

起，驼背弓腰，看起来像极了一只上了

年纪的老海龟。他居然还把一辆破旧和

蹩脚的自行车拴在旁边的立柱上——这

辆黑色的二八大杠已经掉漆了，浑浊的

铃铛配上锈迹斑斑的链条，给我一种穿

越时空隧道的既视感。当然，飞走的还

有我那没坚持住三分钟的热望。

我只好守着行李箱，蜷缩在车厢的

角落里。翻开手中的练习册，我要用战

斗的豪情来中和失落的寒心。很快，我

就进入了无我之境……

“砰！”一声巨响，我的行李箱倒

了，地铁再次启动。我起身扶起行李箱，

心里不免更加烦躁，却发现那个老头正

在看着我，满眼的拘谨和关切。

“同学，来我的位置坐吗？”他的

声音有些含混，但有力量，仿佛不是从

这个空洞的躯壳里发出来的。我赶紧摇

摇头。虽然我的身体很疲惫，但也绝对

不会接受老人的座位。老人满不在意，

说：“没关系，我下一站就到了，你要

做作业的嘛！”是湖北方言，老乡！听

着家乡的音调，我的心突然变得平静而

又温暖了。我赶紧将书本放回书包，解

释道：“没事儿没事儿，我不做作业。”

老人也就没再坚持。

这个小小的插曲没有人关注，但我

的内心在渐渐升温。我再次打量起这个

老人：脸上的皱纹像黄土地上绵延纵横

的沟渠，眼袋深重，脖颈僵硬却执拗地

挺着，面容苍老而宁静。

“前方到站，石井坡。”老人站起

来走向自行车，仿佛像他说的那样，下

一站就是他的目的地。看着那重新空出

来的位置，我的心情没有任何变化，仿

佛那个位置我本就不该去抢的。

长时间开门后，车门缓缓关闭，我

居然发现他没有下车！当他回转过来看

到那个依然空着的座位时，也愣住了，

险些没有站稳。他转过头，惊诧地看了

我一眼，然后坐到了那个位置上，似乎

更加拘谨和不安了。我没有给他任何回

应，但我的心莫名地被触动，很温暖。

一次又一次门开门关，终于到了沙

坪坝。我兴奋地拉起行李箱，阔步走出

地铁，却有一个人撞进了我的眼帘。他

手上牵着一辆古旧的自行车，一顶深蓝

色包头帽紧紧裹在头上，那背影显得佝

偻又伟岸，就像朱自清先生笔下的那个

背影，陌生又熟悉。心里淌过一阵暖流，

我停住脚步，鼻子竟有些发酸。

花盆里静悄悄的，花生一直未发芽，

是我疏忽它了吗？

那几天的我，被不理想的周测和对

自己渐渐的不自信蒙住了双眼。每天回

到寝室，根本无暇顾及我那颗小花生。

仅有的关照，也只有刷牙时给予它的几

滴自来水罢了。

种下它两周后，朋友又来炫耀他的

花生。只见两周前的小嫩芽，现在竟有

十几厘米高，它安稳地坐在花盆里，被

捧在手心上，在阳光中耀武扬威，为单

调的宿舍平添了一丝生气和灵动，使人

忍不住想要爱怜它。朋友开心地炫耀着，

我忽地想起我那可怜的小花生！

两周了，它依旧没发芽。

我忙不迭地跑到阳台，小花盆被球

鞋挤到了角落里，半缕阳光斜斜地照在

盆的边缘。哦，我可怜又孤单的小花生！

我借了个小铲子，一挖到底，终于

发现了小花生。只见它满身是泥，我轻

轻地把它拿了出来，没有任何拉扯，它

都没有扎根。两周的时间里，它竟丝毫

没有成长。

它为什么没有发芽，连根都没有扎。

是水浇得太少？或是埋得太深？可我觉

得都不对。问了朋友，才意识到：花生

埋得太深，落在了盆底，底下是坚硬的

陶瓷，怎么能生根呢？

原来是我给了它限制。

在无止境的生命长河里，人哪能一

帆风顺呢。但很多时候，困难不是来自

外界，而是来自自我。没有能力，没有

资源，没有时间……各种各样的理由，

都成了束缚自我的围栏。在实现理想的

路上，自我否定造成了一次次的遗憾。

在数学的周测里挣扎的我，又何尝不是

自我否定着，又不断找理由和借口逃避

着！因为自我设限，我压根没有去尝试

和努力，怎会有亮眼的分数呢！

我的小花生在土中还未发芽，但在

我心中它已结出哲思之果。带着愧疚和

遗憾，我明白了，做了才有答案，想事

千遍不如做事一遍，最差的结果也不过

是从头再来。

周末，我买了个大一些的盆，从旧

花盆倒出了土，重新埋下了我的小花生，

怀着希望之心盖上了土，期待着它的重

生。

汗如雨下，浑浊的眼睛透着笑意地盯着

我已经喝完的矿泉水瓶。“给你，婆婆。”

我微笑着递上，她连声感谢我。“婆婆，

你去哪里卖钱，远不远？要不要我帮你

背过去？”“不远的，我自己可以，这

些不重，其实哟，也卖不了几个钱，但

是……”她往前凑了凑，很高兴且自豪

地说：“这些怎么也可以卖五六块了，给

我孙儿也可以买个粑粑了。”

看着婆婆慢慢远去的背影，她走得

很慢，再走远一点，仿佛只能看到一堆

纸板在移动，最后消失在了我的视野中。

我提出帮她背，但她拒绝了，她高昂着

头，很自豪地告诉我，这点东西她完全

没问题，以前她在农村扛得起三四十斤

的谷子，这点实在不算什么。

其实我的婆婆也是这样的人。我上

小学那会儿，她从农村来城里照顾我。

她把家里吃完了的牛奶纸箱、喝完了的

塑料瓶子、用完了的油壶等，都集中起

来。每隔一段时间，我就看她背着叠得

很整齐的纸板和一些塑料瓶子到回收废

品的门店里去卖钱，然后她总是神神秘

秘地把卖得的两三元或者五六元钱用她

布满褶皱和皱纹的手数了又数，仿佛是

什么珍宝似的，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她的

衣兜里。等凑齐了十块钱，在冬天里，

她总是在接我放学的路上买上一个热乎

乎的肉饼，然后很高兴地说：“好孙儿，

你看，今天婆婆给你买了你最喜欢吃的

小区门口那家的肉饼，快，拿着，还热

乎着呢！”我在肉饼的热气中看着她布

满褶皱但微笑慈祥的脸。如果在夏天，

她还会买上一杯我爱喝的冷饮，那丝丝

凉意一直沁进我的心里。

其实我以前从不理解她的这些举

动，有些时候还觉得丢人。这些完全是

别人丢了都不看一眼的东西，她却废物

利用，换成了一元、两元、三元……在

烈日炎炎的夏日，在寒风呼啸的冬天，

她始终没有间断过。

这样的人，朴素的人，坚持的人，

心中怀着爱意的人，怎能不让人感动？

不让人敬佩？不让人尊敬？

离我远去，全都融在满天金黄的光里。

他们的脚步越来越快，我奋力想回头追

上他们，可时间在拖着我往前，我已无

法回头。

夕阳一点点被夜幕融化，我的回忆

也封存在夕阳的光里了。

一滴泪珠落在车座上。父亲回过头

来，皱着眉头，眼神充满关切地问：“怎

么啦？”“没什么。”我们相顾无言，

“过去总是要过去的，去迎接新的生活、

新的学校吧，今后我们还会回来的。”

父亲说。

还会回来的，我得了一点安慰，慢

慢收起泪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那一刻，就让我勇敢地与过去挥手作别；

那一刻，就让离别时的美好永驻我的心

间。


